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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作家刘慈欣以自己虚构的外星

故事迷倒了无数读者，可6月20日，他自己
却被真实的太空迷住了。 坐在电视机前，
他像个追星族一样，眼巴巴地等待“太空
偶像”的出现。

上午10点11分，他所期待的节目准时
播出———来自神舟十号航天员的 “太空
授课”。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太

空授课实验。 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外的天
宫一号，穿着蓝色航天服的航天员王亚平
挥手面对镜头打招呼，成为第一位“中国
太空教师”。而在地面上，这堂历时40多分
钟的 “太空一课”，有超过8万所学校、6000
多万人参加。

在大洋彼岸，王亚平作为太空教师的
出现，也让曾经的美国宇航员、世界首位
太空教师芭芭拉·摩根颇为兴奋。 在她看
来，“太空探索和教育一样重要，宇航员与
教师做的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探索、发
现、分享”。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在给
《中国青年报》 的回复中表示：“我们成功
完成的太空教师授课计划，已经取得了显
著的成果，所以我们相信，中国的太空教
育项目也将可以见证类似的成功。”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从孔子开创教育
以来，第一次在地球之外的太空中，对学
生传道授业解惑。” 刘慈欣对中国青年报
记者说，“这是一种感召和象征，它是来自
地球之外的课堂声音。 不管课堂讲了什
么，都足以激动人心。”

1986年，筹划好的太空第
一课在爆炸声中提前终止

虽然曾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

名宇航员， 现年62岁的摩根早已回到学
校，重新做起老师。当她在两场会议间歇
接到新华社记者采访电话的时候， 还不
知道中国的 “太空授课” 新闻。 她语速
飞快地提醒着： “我的下一个会议马上
就要开始了……”

可一听说中国也要有个女航天员像

她当年那样到太空中讲课，摩根立马来了
精神，一口气聊了近半个小时：“对于中国
第一次太空授课，我跟你们一样感到光荣
和快乐，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激动。”

2007年8月 ，摩根乘坐 “奋进号 ”航天
飞机进入国际空间站，完成了人类第一次
太空授课。在那一堂20多分钟的太空课堂
中，她微笑着跟地面上的学生讲述太空生
活的样子，还满足了孩子们提出的五花八
门的要求，“你可以演示下怎么在太空里
喝水吗”、“你们在太空里如何运动”……

不过，让教师进入太空，并不只有这
些欢乐的画面。事实上，早在1984年，时任
美国总统的里根就提出了“太空教师授课
计划 ”，并在11000名美国教师中，选拔出
身为小学历史教师的克里斯塔·麦考利
夫，作为太空教师乘坐“挑战者号”航天飞
机，通过电视信号转播，给几百万学生上
两节15分钟的太空课程。同为小学教师的
摩根也参与了那次选拔，并成为麦考利夫
的替补教师。

但是， 这堂筹划好的太空第一课，却
在爆炸声中提前终止了。1986年1月28日，
“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后爆炸，守在
电视机前的孩子们亲眼目睹了 这 一

幕———搭乘着包括麦考利夫在内7名宇航
员的航天飞机，在空中爆炸形成一团橘红
色的火球。

在那之后的20多年里， 美国叫停了
“太空授课计划”，甚至还颁布了“普通民
众不得参与航天飞机任务”的禁令。替补
教师摩根回到小学教书，但是后来，她还
是选择回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经过训
练成为一名真正的宇航员，带着麦考利夫

当年准备的课程内容再次尝试，在太空中
跟大地上的孩子对话。

“孩子们充满了好奇心 ，我们要做的
就是为他们希望了解和听到的问题寻找

答案。我不能等。”摩根在一次采访中说。
也许正是想到太空授课所经历的这

些艰辛，摩根提笔给加入太空教师行列的
王亚平写了一封信。在接受完采访的那天
深夜，她委托新华社记者转交带有亲笔署
名的电子邮件，信中对王亚平说：“在你环
绕我们的地球而行并准备从太空授课之

际，我代表全世界的教师和学生向你致以
荣耀和爱的问候。我们为你骄傲。你在那
里一定非常忙碌，但请记得花些时间望向
窗外。中国和这个世界美丽迷人。”

现在的孩子从小使用电

脑，对科技奇迹的神奇感已经
被充斥着现代科技的环境磨

掉了

看完“太空授课”直播，刘慈欣在餐桌
上跟正在念初中二年级的女儿聊了起来。
她也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堂太空课程 ，不
过，在这个小女孩眼里，“太空授课”只是
个 “挺有意思的事”，“跟刘谦变魔术差不
多”。

她不知道的是，为了这节课，“太空教
师”王亚平准备了半年时间。本来就要以
克计算的太空装备又得加上总重量2.9公
斤的“教具”，每一份“教具”还需要包装固
定，有人推算过，这样一趟下来至少要多
花35万元人民币。

“现在的孩子玩着iPhone长大，从小使
用电脑，对科技奇迹的神奇感已经被充斥
着现代科技的环境磨掉了。” 刘慈欣说 ，
“他们没法体会中国人太空探索的历程，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 到今天能够进入太
空，其中经历多么艰难、曲折、漫长。”

对他而言，“来自太空的讯息”是非常
稀罕的宝贝。在河南山村长大的他第一次
接触到跟太空沾边的事情， 还是在自己7
岁的时候， 晚上仰着头寻找中国第一颗
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 ”。那时候他既不
懂天文知识，也没看过太空新闻，听说有
个阿波罗登月计划，觉得是难以置信的离
奇故事。

直到今天，他都还能清楚地描绘出第

一次看到人造卫星的画面：在不通电的小
村庄，家家户户都跑出来，仰着脖子看卫
星，有的小伙伴光着脚跑出来，还露着冬
天脚上长的冻疮。夜晚天空的星星，映着
大地上茅草屋里点点的灯光， 不断闪烁。
刘慈欣看着天空， 替人造卫星捏了一把
汗：天上那么多星星，你混在里头跑那么
快，千万别撞上哪颗星星才好！

不过，正是童年时对于太空奇迹的仰
望，“对科技刻骨铭心的神奇感”， 让这位
计算机工程师成了一个十足的科幻迷，并
最终成为科幻作家。他很想把这种感觉传
递给自己的孩子，可是发展迅速的科技成
果似乎已经抹掉了这种快乐。“我的女儿
只要拿着手机， 就能跟全世界对话了，这
种生活放到过去，不就是科幻小说里才有
的景象吗？”

“我觉得这正是‘太空授课’的意义所
在，它向今天的孩子们传递了一种精神上
的教育，它向他们展示，这是在我们所熟
悉的生活之外的画面，这是在世界之外人
类讲的一堂课。”刘慈欣说，现在想要获取
知识并不难，但来自太空的讯息，却依然
是非常宝贵的。

事实上， 即便是对玩着iPhone长大的
孩子来说，这些“来自太空的讯息”对他们
依然非常有吸引力。不管是在摩根的太空
课堂，还是王亚平跟地面的互动，都有许
多孩子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 就连配合组
织“太空授课”讲解活动的北京天文馆工作
人员，都在直播结束后被孩子们团团围住，
听他们七嘴八舌地问了好多太空问题。

在返回地球3个星期后， 只在太空中
给学生讲了20几分钟课的摩根，还到美国
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乐园给孩子“补课”。
她还带回了1000万粒罗勒种子，准备作为
太空礼物，分发给孩子们。她鼓励他们，拿
着这些从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动手建造一
个太空型的种子生长室。

“我是一个老师，我的梦想是把地球
上所有的学生和老师都带上太空瞧一

瞧。”摩根说，“我想大家会喜欢那儿的。”

把课堂搬上太空，似乎已
经成为太空探索的传统

全国各地的孩子都收到了王亚平的

“太空讯息”。在拉萨中学读高中的拉珍跟
全班同学一起看了“太空授课”直播后，萌

发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太空里也长冬虫
夏草吗？”；“太空会不会像西藏高海拔地
区一样，水到七八十度就能烧开了？”她还
告诉来采访的记者，“希望有一天能像太
空老师一样，到太空去”。

“我们每年大约要办5万次科普活动，
受众能达到4000多万人 ， 可是只要一次
‘太空授课 ’， 直接受众就有超过6000万
人。一堂‘太空课’的效果强过科普一年，
所以你想这堂课意义有多大。” 中国科协
党组书记申维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其实，送给地球人的“太空讯息 ”，可
不只有这样两次“太空授课”而已。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

断了“太空教师授课计划”，但他们在官方
网站上开设了 “来自太空的教育课堂”板
块， 这里既有给孩子看的太空知识短片，
也有宇航员写给孩子们的文章，讲述自己
是如何在太空做实验的，甚至还有给老师
课堂使用的教学资料，从海报到教学计划
都有。

除了 “太空教师授课计划”， 美国国
家航空航天局还有 “太空教育家计划 ”
和 “太空公民计划”， 他们还把一个又一
个科学实验搬上天。 他们对公众开放宇
航员招聘， 只要填写一份政府就业申请，
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奔赴太空 。 不过 ，
选拔依然对教师优先， 有从幼儿园到高
中教学经验的老师， 都可以申请应聘宇
航员。

把课堂搬上太空 ， 似乎已经成为太
空探索的传统。 美国多家亚轨道太空游
公司在开发商业飞行的时候 ， 都特意安
排了留给教师的位置。 尽管太空游的费
用高达10万至20万美元， 但包括美国俄
克拉荷马州的 “火箭飞机有限公司” 等
公司都表示 ， 愿意为教师提供免费票 ，
带他们上太空。

“灵感总是能够促进教育，历史证明，
再没有什么比太空飞行更能够刺激灵感

了。” 火箭飞机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乔治·法伦奇说。

虽然作为教师，摩根已经实现全世界
第一次“太空授课”，但她不希望人们觉得
自己“完成了麦考利夫和挑战者号航天飞
机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的任务还没有
结束， 教师的神圣使命从来没有结束，教
师的追求永远不会结束。”

在返回地球后的迪斯尼讲座上，她依
然穿着蓝色航天服，笑眯眯地对瞪着眼睛
盯着她的孩子们说：“我们飞往国际空间
站，一个愿望完成了，这就像是美梦成真。
但是我有些话要对你们说，那就是，‘追逐
你的梦吧，太空无极限’。”

这句话后来还被刻在匾牌上，挂在迪
斯尼主题公园的 “荣誉墙 ”上 。而在它旁
边，正是未能实现太空授课愿望的麦考利
夫留下的句子：“太空属于每一个人，那是
我们共同探索的新领地。”

在完成了“太空授课”后，中国的第一
位“太空教师”王亚平也写了一封信给摩
根：“今天， 我们顺利完成了太空授课活
动， 与亿万中国学生一起分享了太空的
神奇和美妙 ， 收获了知识和快乐……太
空寄托着人类美好的向往，知识是走向太
空的阶梯。我们愿与您一道为开启全世界
青少年朋友热爱科学、探索宇宙的梦想共
同努力。”

在刘慈欣看来，这样奔向太空的冒险
还将继续：“宇宙就像是一座大城市，相比
之下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就像是这座城市

里的某个地下室角落的小壁橱。我们要避
免一辈子只活在壁橱里的生活，必定要走
出去探索太空， 这也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而这次地球之外的太空一课，就像一支画
笔一样，为孩子们描述了一个与地球重力
世界不同的太空世界。”

小鸡能算数

“我没法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我的
小表妹吼道。作为一个养狗近20年的姑娘，
在网上看到某地的狗肉节时， 她差点儿把
鼠标拍散了。

说起来， 对于可供牙齿撕碎并吞下的
动物，人类始终怀有一种纠结。而那些被认
为有智慧、有情感、有灵性的动物，明显会
得到更多怜惜。

所以，当克丽丝汀·尼克尔教授发布她
最新的论文时， 几乎每个转载的编辑都挑
出同一句话作为标题，“小鸡比人类幼儿聪
明”。

根据这位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教授的研

究，幼鸡在破壳几小时后，就有5以内的数
字概念。两周大时，小鸡能利用太阳为自己
的行动导航。9成以上母鸡对进食有着超强
的自控能力，而几乎所有参与实验的鸡们，
都不会主动和陌生鸡“交朋友”。

此时此刻， 我已无法直视手中的炸鸡
翅。然而，这位教授还有更猛的料，实验鸡
对能实际建造出来的物体图画显示出更多

兴趣， 而那些违背物理学定律的图画———
鸡们则兴味寥寥。

“人类幼儿要在1岁左右时，才能理解
被移出视线的物体仍然存在。 心智控制的
能力则要到4岁。” 尼克尔教授在论文中表
示，而这些，小鸡们要不了几周就做到了。

我想起一幅广为流传的照片： 一只雄
性小鸡被送上传送带，因为不能下蛋，他即
将被机器粉碎。 想象他拥有智慧让我心生
不忍，但就像大多数人类那样，几秒种后，
我关掉了网页， 并把下一根炸鸡翅塞进嘴
里。

海绵能解毒

在未来的武侠片里， 英雄遇到中毒的
美女，甭管是药毒还是蛇毒，可能不再需要
刀山火海地寻找解药了。

行走江湖，居家旅行，解毒防病，只需
常备一种海绵即可。

这种海绵直径85纳米， 粗细只有人头
发丝的百分之一。在显微镜下，它看起来是
个毛茸茸的小萌球， 可一旦遇上致命化学
物，它则毫不留情，全力破坏其细胞结构。
最终，它将与有毒、致病的细胞同归于尽，
被机体降解。

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研究人员

利用人体乳酸的副产品， 制造了这种海绵
的球形内核，再将红细胞外膜包裹其上。

在培养皿中， 披着红细胞皮的杀手海
绵骗过了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 链球菌和
蜂毒，诱使它们靠近，然后一举刺穿它们。

研究团队向18只小鼠注射了足以致死
的抗药性金黄葡萄球菌， 然后给其中一半
的小鼠注射了一定剂量的纳米海绵。结果，
没注射海绵的小鼠全部死亡， 而注射海绵
的小鼠有8只存活。

这项技术即将进入人体试验阶段。我
期待着有一天，可以优雅地给自己来一针，
纳米海绵会在我的血管里轻快奔袭，很快，
我的咳嗽便停止了，鼻涕也不再流下来。而
滥用抗生素造成的问题， 彼时早已在这个
星球绝迹多年。

机器能读心

自从读过乔治·奥威尔的《1984》，读心
和测谎就成了最令我恐惧的事。在皮肤、肌
肉、骨骼和神经的保护下，我们至少还能拥
有秘密，还能成为拒不出卖同志的英雄，还
能对领导笑得出来， 还能和早已厌倦的丈
夫继续生活下去。

然而， 所有这些私密的情绪暗涌都可
能被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彻底翻上阳光海

岸。
近日，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科研小组宣

称，借助功能性磁振造影技术 （fMRI），他
们能够根据神经活动准确得知人的内在情

绪。
研究者首先请来一组男演员， 向他们

展示愤怒、嫉妒、幸福、欲望和羞耻等词，并
要求演员们将自己带入相关的情绪状态

中。fMRI仪器监测并记录了他们的大脑活
动，然后建立模型。随后，更多从未参与前
期试验的新测试者加入进来， 计算机准确
地鉴别出了他们的情绪。

此外，去年11月，该技术成功“猜”出了
一位科技专栏作家脑袋里想的大厦和草

莓。而今年4月，日本的一个研究团队则表
示，他们可以用这项技术“看”出受试者梦
境中的事物。

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卡里姆·卡萨姆
表示，人们会对情绪有种种掩饰，因此自我
报告毫无意义。

这句话未免极权味儿十足，足到让热爱
科学的我颤抖不已。我的脑袋里甚至浮现出
这样一幅画面，当我满脸虔诚地露出谄媚笑
容，一台机器却在一旁发出尖利的嘶吼：“你
们听啊，那个妄图拥有独立思想的人，她其
实在说，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硅谷“黑帮”档案
搞投资的美国人彼得·泰尔约人吃早

餐， 对象是大学刚毕业的麦克斯·莱文钦。
俩人挤在斯坦福大学外面的快餐店里， 兴
高采烈地边吃边嚷嚷， 说理想， 聊投资，
大谈互联网的未来 。 吃到最后 ， 他们决
定， 合伙开家公司， “创造一个属于新世
界的货币”。

这一幕发生在1998年， 没人记得坐在
餐厅角落的这两个年轻人， 就连他们自己
都记不得那是怎样的一个早晨。可正是这两
个美国合伙人，创立了全球通用的网络在线
资金交易平台PayPal， 一时间， 凡有网络买
卖， 必有PayPal亮相。 而泰尔和莱文钦两个
人，也成了硅谷最传奇的互联网合伙人。

而他们的传奇之处， 并不在于曾经拥
有这家资产过亿元的公司， 而在于他们成
功聚集了一群像自己一样特别的合伙人。
这个自称“PayPal黑帮”的团队，接着创立了
一个又一个响亮的名字 ， 看视频的网站
Youtube，搞社交的部落LinkedIn，还有全世
界第一家只靠锂电池供电的电动车制造商

特斯拉等等 ， 他们掌握脸书公司 （Face鄄
book）大量股权，投资过无数看上去曾像自
己一样的项目， 几乎把整个互联网世界转
了个圈。

可是， 想加入这个合伙团队可没那么
简单，这里的入门条件，就是“怪”。但凡你
有那么一点“不奇怪”，就会被他们踢出局。
比如，他们不要MBA，也不要咨询顾问，就
连在学校社团表现活跃的人， 也会惨遭到
他们的淘汰。有次一个应聘者跟他们说“我
很喜欢打篮球”， 莱文钦立刻扭过头下判
语：“咱不能要他， 我认得学校那些打篮球
的，个个都是草包。”

这俩合伙人想要的， 是骨子里跟他们
一样的人———天生一肚子好主意， 又不爱
与主流站一边，不讲规矩讲创意。谷歌招聘
博士，他们也招博士，但得是“能考上但是
拒绝读博士的人”。他们喜欢那些有点怪的
天才，虽然那些人在主流世界格格不入，但
在他们眼里，却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不过， 要把一群特立独行的怪人聚在
一起，也得有点怪的规矩才行。泰尔在公司
内部实行透明开放制度， 每个员工都可以
查阅公司盈亏表。 虽然他最不愿意录用那
些从咨询公司出来的人， 但他也规定自己
要留住“不同的声音”。他曾雇佣一个叫大
卫·萨克斯的怪人， 因为他向公司提议，建
立一个“无必要不开会”原则，由他来做执
行者。从此以后，他每天在公司晃荡，碰到
哪儿开会就一头凑过去旁听。要是3分钟内
没听出开会的意义，他就会立刻解散会议，
大家各回各处，继续干活。

“在这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声音，‘这是
我的观点’，‘我认为这样可行’。”后来担任
公司高级副总裁的雷德·霍夫曼说，“可是
你听不到任何人说，‘按照我的经验’……”

在这群极客合伙努力下， 公司迅速壮
大，甚至在纳斯达克上市。2002年，PayPal以
15亿美元的价格被收购， 哥儿几个把钱一
分，把活儿一放，迅速成为互联网散伙人，
各自做起自己的老板了。

可是，合伙人的故事还没完。一队合伙
人解散了，无数个小团队长起来。散伙的兄
弟反而渐渐形成了一张更广大的网， 笼罩
了整个网络世界，将他们的古怪进行到底：

走出PayPal的副总裁霍夫曼创立了
LinkedIn， 成为全世界最大的职业社交网
站， 但当他赚够了钱跻身 “10亿美元俱乐
部”后，他又辞掉公司职务，专心投资那些
刚起步的创业小团队；

曾经在PayPal搞技术的陈士骏和查
德·赫利创立了全球最大视频分享网站
Youtube。但网站一成熟起来，他俩也迅速
把手里的东西卖了， 搞起了关于书签类站
点的新创意；

而泰尔在PayPal被收购之后，创办了对
冲基金和风险投资公司，投资当时刚起步的
脸书公司（Facebook）。他还设立了一项教育
基金， 鼓励学生辍学去创业， 因为他相信，
“好奇和胆识比一纸文凭更能定义成功”。

就这样， 十几年前还和莱文钦在快餐
店吃早餐的泰尔，现在拥有超过15亿美元的
资产，持有脸书公司超过10%的股份。记者登
门采访他，开门的是个平日只能在皇室见到
的男管家，惊得这个美国记者忍不住写稿感
叹，“我的苍天啊， 彼得·泰尔有钱有股有跑
车，现在还有个高级管家！”

不过， 日子过得再富有， 怪人依旧古
怪。没过多久，那个记者又见到了莱文钦。
尽管住着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房子，但他
依然穿着学校发的外套， 配上一条毫不协
调的裤子，还强睁着没睡醒的眼睛。

也许就是这种古怪气质， 让这群合伙
人相互吸引。莱文钦说，当年他在早餐店一
见到泰尔， 就立刻意识到俩人一定会很投
缘，因为他认出了眼前的这个人，曾在大学
办过讲座，当时他在台上大讲自己的梦，而
台下仅有7个听众，其中一个就是自己。

我很丑，但我也需要温柔

本报记者 陈 卓

从2012年到现在， 西蒙·沃特带着一
班人马环游英国，目的只有一个———让人

们明白，什么才叫真的丑。
可别误会， 这些人大都是电视上频

频亮相的俊男靓女。 只是当他们巡游演
讲时， 台下的目光往往越过这些俊美的
脸庞， 落在他们身后一张张丑陋无比的
照片上。

裸滨鼠有着鼹鼠一般的身材，猪一般
的鼻子和吸血鬼一般的牙齿。但更让人过
目不忘的，是它“裸露”的身体。它的皮肤
皱巴巴， 浑身上下稀疏地长着几根白毛，
看起来像刚遭遇酷刑，皮毛整个被人里外
翻了个面儿。

把卵嵌在雌性肥厚的背部皮肤里的

苏里南负子蟾，“长得就像在车祸中被压
扁了一样”。即使健健康康的时候，看起来

也是“一幅死样”。
这些丑得让人不愿多看一眼的小东

西，正是沃特环英巡游的主角。相比之下，
舞台上手舞足蹈的电视明星，都成了它们
的龙套。

“我们一直太关注那些有着可爱外表
的惹人喜欢的哺乳动物了。”说这话时，西
蒙·沃特的头衔是丑陋动物保护协会的终
身主席。自2012年成立以来 ，这个协会只
奉行一个目的，“提高大家对大自然母亲
那些长得不是很美的孩子们的关注”。

对于人类来说，长相这事儿 ，三分天
注定，七分靠打拼。但对于动物来说，情况
可就悲惨多了。一旦生得“不尽人意 ”，不
但被人类嫌弃， 就连面临灭绝的厄运时，
也容易被人忽视。

长鼻猴的脸上不合时宜地耷拉着一

个像茄子一样的鼻子，让人怎么看怎么不
舒服。沃特认为，“因为没有大熊猫长得可
爱”，这种濒危动物一直受到人们的忽视，
“种群数量在过去40年里锐减了50%”。

其实，沃特并不是第一个想到这些丑
陋动物的。2012年， 国家地理频道就正式
启动了一个名为“丑物与怪物”的电视栏
目， 由英国动物学家露西·库克翻山越岭
把这些“丑得只有自己妈妈才喜欢”的动
物搜罗出来，拍成短片展现给观众，“让它

们得到应有的重视”。
而同样关注丑陋动物的沃特则别出

心裁，找来一票脱口秀演员，每人支持一
种动物，然后花10分钟时间在台上辗转腾
挪，挖空心思代表这种动物完成一次搞笑
演出。

有人把猴子的大嘴与当红的明星进

行对比， 有人设计出动画让蛞蝓弹钢琴，
甚至有人亲自上阵， 在脸上贴上道具，自
己表演一种动物。

从剑桥到纽卡斯尔，这样的表演轮番
上演，每次表演结束后，都由台下观众投
票选出最丑的动物，作为自己城市的“吉
祥物”。

“我们需要一个吉祥物 ，去对抗其他
慈善组织的那些非常可爱的动物徽章。”
沃特如此解释。

但恐怕造化弄人，即使给足了镜头时
间， 有些兄台也天生不是当偶像的料。当
看到一只圆头圆脑的小海豹出现在动物

保护的广告中，露出半个脑袋瞪着大眼睛
问你“为什么夺去我的皮毛”时，难免有人
再也不想穿皮草大衣。但若是画面里的海
豹换成那只像 “长了牙的德国小香肠”的
裸滨鼠，恐怕只会有人再也不想看广告。

其实，就连沃特自己也在协会网站上
承认，丑陋动物保护协会只是一个“扭转

人们环保观念的搞笑活动”。
“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有其价值”，沃

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因为它们在自
然生态中互相影响，息息相关。”

虽然在上学的时候， 无论任何时候
学习生物学，沃特都发现生态是最无聊的
一个话题。 但当自己成为一名生物学家
后，他却认识到生态学其实是一切问题的
根本。为此，他提倡人们不再就某一物种
展开保护，而是保护整个栖息地。“如果要
保护熊猫，那么同样重要的是保护他身边
丑陋的朋友们”。

事实上沃特的巡演也让更多人认识

到， 这些被人忽视的动物真是不可貌相。
当人们不再只看外表，而是拿起解剖刀和
显微镜深入裸滨鼠内部的的时候，惊奇地
发现这种只有10厘米长的小家伙不惧怕
任何酸疼，甚至已领先人类一步战胜了癌
症。 若是掌管这项特异功能的基因被破
译，裸滨鼠或许会有机会拯救数千万自以
为美丽的人类。

“丑陋动物保护协会提供了一种独一
无二的娱乐方式， 让人们在咯咯的笑声
中获取大量宝贵的知识。” 一个在布莱顿
观看了巡演的观众如此评说 。 而在这场
巡演中， 裸滨鼠最终获选为这个城市的
吉祥物。

在地球之外传道授业解惑

太空一课强过科普一年
本报记者 李斐然

6月20日， 航天员王亚平的母校、 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张格庄中心
小学的师生们， 在收看中国首次太空授课。 CFP供图


